
也说“微笑上班”
周钰栋

    近读到 “灯
花”栏《“微笑识
别”》， 引起了我
进一步的思考。

文中介绍，

有家公司在大门口安装了一台 AI 相
机， 只有当它识别到员工是面带微笑
时，它才会让这位员工进入办公区域。

这当然是利用科技手段来参与企业管
理的一种创意举措，因为大家都知道，

员工只有在愉悦的心情下才能
做好本职工作。 但我们也要明
白，员工愉悦的心情可不全是通
过微笑带来的，而是由员工所处
的工作环境生态决定的。 这里，

笔者暂且先作一假设， 倘若员工所处
的工作环境不仅无法为他提供发挥能
力的必要条件，同时还有一种压抑感，

毫无人文关怀，试问，心情会愉悦吗？

能笑得起来吗？ 即使他在 AI相机面前
笑了，那也是强颜欢笑。

要让每一位
员工每天都能
高高兴兴地来
上班，关键是要
能提供一个谦

和包容的环境，让人人都有奋斗出彩的
机会；要有一个风清气正的氛围，有守
望相助的人文关怀，让员工感到这里就
是一块干事业的热土，是幸福生活的乐
园。 只有这样，这种发自内心的微笑才

会洋溢在脸上，也必能演化成为
企业发展的加速器。

科技与人文，说白了就是硬
件与软件。 无论是在社会治理上
还是在企业管理中，这两“件”都

是万万不可或缺的， 是定要相互依存
的。 要发展，必先得在“软件”上下功夫，

做到“软硬兼备”。 每一项科技都是以人
的价值、以人文情怀为基础的，反之，若
科技脱离了人的价值和温度，即使再先
进也会失去意义。

七夕会

美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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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的梅雨季到了，
哪儿都湿漉漉潮乎乎的。
朋友圈里有朋友在吐槽这
天太郁闷了，而另一朋友
却在下面评论说自己就喜
欢这样的天。我点开她的
朋友圈看，她刚连着发了
三条状态，每条都是满满
的九宫格，全是她家花园
里的花花草草，郁郁葱葱
葳蕤生辉，不觉会心一笑。
怪不得她喜欢，江
南的梅雨天，是人
间草木的盛宴。

一帧帧看过
去，入室小径两侧
遍植绣球，绣球的
花球本就硕大，现
在饱含了雨水，更
是沉甸甸颤巍巍
的；石榴花本就是
红胜火的时节，在
蒙蒙的雨雾中，更
是夺人心魄……满
屏的姹紫嫣红，可
最终，我却被一树
素白的栀子花牵住
目光，隔着屏幕，都
似能闻到那扑鼻的
清香。那是江南梅雨天里
特有的香气，回忆如栀子
花香，突然铺天盖地漫开。

记忆中老家的小城，
只要有小院或门前有块空
地的人家，都会植一株栀
子。江南人素来含蓄，尤其
是上世纪 80年代，大家穿
着打扮都极朴素，但这个
季节却是除外，从小姑娘
到老太太，都会在襟上别

上一朵栀子花。栀子香气
泼辣，开起花来也是张狂
肆意，被这丰沛的雨水一
催，更是开得应接不暇。植
有栀子花的人家，清晨，采
上一篮，左邻右舍分上一
把，随便寻个空罐头瓶插
了，能香上好几天。
每年的梅雨季，我常

在清晨被敲门声惊醒，一
开门，就是扑鼻的栀子花

香，然后就看到邻
居小姐姐的笑脸。
她拎了只小巧的竹
篮，篮子里栀子花
挤挤挨挨。她穿着
白色镶着蕾丝边的
泡泡袖短衫，浅绿
色的喇叭短裙，两
条乌黑的长辫子扎
浅绿色的蝴蝶结，
配着那一篮雪白芬
芬的栀子花，恍若
仙子。我就这么呆
呆地看着她，直到
她把篮子往我手里
递，说是她奶奶让
送来的。我这才把
目光移到那篮子

上。花是刚采的，湿漉漉
的，沾满了雨滴和晨露，有
正盛开的，层叠的花瓣中，
隐隐能看到娇黄的蕊；但
最好的还是含苞欲放的，
水珠盈盈，欲语还休，最是
好看，就像这个白衫绿裙
的小姐姐……
小姐姐家有棵比大人

还高的栀子树，这几天，花
事正盛。小姐姐的爸妈都

在外地工作，他们姐弟几
个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二老年纪虽大，家里却打
理得整洁干净，奶奶喜爱
花草，于是爷爷就在那个
小院子里，遍植花草，包括
这棵栀子花。

还和梅雨天联
系在一起的，就是
姜花，如果说栀子
花是清冷却热烈，
那姜花就是轻灵却性感。
姜花也是白色，却没有栀
子花花瓣那饱满的质感，
姜花的花瓣是那种薄得近
乎半透明的白，即便是沾
了雨露，依然轻灵得像一
只只翻飞的蝶。姜花也很

香，但没有栀子花的浓烈，
而是甜润而性感，与其清
丽脱俗的花朵形成鲜明的
反差。它的花骨朵极可爱，
像一只只尚未蘸过墨的毛
笔那雪白的笔头，规规整

整地藏在那瓦片一
样层叠着的苞片
里，等待着绽放成
蝶的一刻。

那时我们跟着
妈妈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
里，每天早上，妈妈督促学
生晨读回宿舍吃早饭时，
手里常会握着几枝姜花，
那是妈妈的学生们，知道
她最爱姜花，从自己家里
采来带给她。妈妈从不收
学生礼物，但姜花是例外。
姜花是一丛一丛的，很多
人家会在房前屋后植上几
丛，比栀子花更为随意，也
不需要多照看，平时也没
有人会多看一眼，只有在
盛开的时候，才会被它那
脱俗的美丽所惊艳。
长大后，再回老家，不

知道是季节不对，还是大

多人家都住公寓楼了，再
没见过姜花了。再与姜花
相遇，却是在台北。台北多
雨，也多姜花。第一次见到
是在“中研院”，那日清晨，
正在院内晨跑，猝不及防
就下起雨来，于是就顺道
进了蔡元培纪念馆，点了
杯咖啡，看着落地窗外的
雨。雨水打在玻璃上，很快
汇成细细的水流，就在这
逐渐模糊的窗外，突然看
到几丛姜花，雪白、轻灵、
清丽。时光在这一瞬倒流，
似乎看到年少时的我，坐
在餐桌前，妈妈拿着几枝
姜花进了门，先寻一个瓶
子，灌了水，插好花，端详
了一番，又低头闻了闻，抬
起脸，心满意足地一声轻
叹，脸上有一种异样的神
采。那一声温柔的轻叹，是
身为职业女性，同时还是
三个孩子的母亲的妈妈，
难得一现的温情和脆弱。

我冲进雨里，认认真
真地拍了几张姜花的照
片，发给了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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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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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上海弄堂人家的日常生活几
乎离不开搪瓷制品。刷牙、吃茶是搪瓷杯
子，揩面是搪瓷面盆，小孩吃饭是搪瓷
碗，连半夜起来解手也是搪瓷痰盂罐，躺
在床上病人的扁马桶也是搪瓷的。
搪瓷杯，是弄堂人家一个时代的家

庭图腾，白底红字的语录、标语、口号和
厂名的搪瓷杯是那个年代的特色。白色
搪瓷杯印上特定的字，作为奖品发给职
工也是司空见惯的。儿时，我经常看到父
亲坐在家门口捧着一只印有“上海土产
畜产进出口公司先进工作者”的搪瓷杯，
边喝茶边与邻居嘎讪胡。如今，父亲去世
25年了，搪瓷杯我还收藏着，已是斑驳
不堪，原本洁白的杯壁也变得黯淡无光
了，黄褐色的锈迹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各个地方，杯沿口
的搪瓷也磕掉了不少，露出黑褐色的铁皮。偶尔，我思
念父亲就会拿出搪瓷杯，往杯中撒把茶叶并倒入开水，
茶叶在氤氲的雾气中，散发出阵阵清香，闻着扑鼻而来
的香气，思绪仿佛也融入在轻薄的雾气中，渐行渐远。
我中学毕业去奉贤农场时，带去的一只搪瓷面盆

还是哥从崇明农场上调后带回的。这只面盆又随我去
了星火农场，虽然有不少“补丁”，但我还是蛮喜欢的，
上面还有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盆底有农民开拖拉机耕地的图
案。1976年冬连队挖灌溉机口时，人人拿出了面盆运
土，连夜挖成了机口，我的搪瓷面盆伤痕累累，掉漆处
有 20多处，实在不能用了，只好到场部百货店又买了
一只搪瓷面盆，一直用到了 1979年底顶替回沪，面盆
带回了家，也是瘪塘无数，被母亲用作了种葱的盆子。

我带到农场去的一只搪瓷杯是班级同学赠送的，
上面有“国棉廿一厂职工运动会 ·奖”的字样，农场近五
年，天天用这只搪瓷杯刷牙、喝水，偶尔也是喝酒的“酒
杯”。寝室的窗台上，整齐放着一排搪瓷杯，上面的文字
各不相同，成了每个人用杯的记号。1977年，我被星火
农场评为“学大寨积极分子”，奖到一只大大的搪瓷杯，
我带回了家，母亲如获至宝，根本舍不得用，她做了一
只布套，竟然珍藏起来了。后来，母亲把这只搪瓷杯送
给了乡下的娘舅。
家里还有一只带盖的搪瓷缸，母亲专门将熬好的

猪油盛放其中，待冷却后猪油一片雪白。吃阳春面时，
母亲很是吝啬，用一只儿童吃药水的调羹给我们挖一
点点。过年时，搪瓷缸的用途更多啦，有时母亲也会用
来盛放做蛋饺的肉糜、做馒头的猪油豆沙等。夏天，母
亲会将煮好的绿豆百合汤盛于其中，放进已倒井水的
面盆中降温。
家里的搪瓷杯、搪瓷面盆、搪瓷痰盂罐上都有补过

的痕迹，不少是我与弟闯祸的印迹。我经常看着哥修补
搪瓷制品，后来渐渐也学会了。到长宁支路地摊上去买
一种叫搪瓷膏的，各种颜色的都有，几分钱一小包，用
一块细小的砂皮把掉漆处打磨几下并擦净，再用手指
轻轻粘上搪瓷膏，涂匀掉漆处，阴干后就可用了，但补
过的痕迹还是看得出来的。
那个年代，看弄堂人家使用的搪瓷杯、搪瓷盆子

等，基本就能猜到他家人是什么职业的。哥在崇明农场
带回的几只搪瓷盆子上印有“上海长征农场二十连”的
字样，姐在邮局上班时发的搪瓷杯和搪瓷盆子上印着
“上海邮电局 50支局”一行鲜红的大字，弟去闵行读技
校时，也发了一只搪瓷杯、两只搪瓷碗，上面是“上海电
机厂技校”的蓝色仿宋体字样。
搪瓷制品在那个年代家家有、户户用，是弄堂人家

生活的“标配”，也是买汏烧
的好伙伴，承载了一代人的
记忆，也温暖了我们的童年。

西瓜鸡
尹 画

    六月，夏季大幕开启，新鲜
碧绿的西瓜君粉墨登场了。

西瓜的吃法各式各样。汪
曾祺的清凉吃法，是将“西瓜以
绳络悬之井中，下午剖食，一刀
下去，喀嚓有声，凉气四溢，连
眼睛都是凉的。”我小时候四处
已鲜见井，父亲是将西瓜浸入
灌满自来水的桶里冷却的。然
后我抱着半只西瓜，用勺子挖
着吃，甜滋滋的汁水在嘴巴里
爆开，有时还顺着唇边流下来。

西瓜浑身都是宝，吐出来
的西瓜子晒干，可以用盐炒了
吃，这是我童年时夏季最好的
零食之一。日本料理人北大路
鲁山人在《日本味道》中说，暑
热的夏日他会亲自动手做些小
菜，来满足食欲，其中一道是白

瓜皮。这道
小菜是变

废为宝，把要扔掉的白瓜皮用
稻糠味噌腌一下，就变成清脆
可口的下酒菜了。这种做法我
母亲也做过。酷暑之时，有时母
亲会将西瓜皮去瓤去皮后，切
成条状，凉拌成一道小菜，就着
白粥，便能吃出一身神清气爽。

西瓜皮还可以做美食之容
器，这是我从钱锺书的《围城》
里看来的。前阵重温，在书里发
现了一道菜：西瓜鸡。留学回来
的方鸿渐荣归故里，方老太太
亲手给儿子准备了一桌接风
宴，全是儿子爱吃的乡味：煎鳝
鱼丝、酱鸡翅、西瓜鸡、酒煮虾。
我注意到西瓜鸡，乃因之前没
有听说过。西瓜与鸡如此不搭
的两样东西，竟可以混搭出一
道菜来？

没隔多久，我买了本苏州
名家陆文夫的《美食家》。在书

里竟又看到西瓜鸡的身影。陆
文夫说这是一道苏州名菜，他
还写了这道菜的菜谱———西瓜
鸡，又名西瓜盅。选用四斤左右
的西瓜一只，切盖，雕去内瓤，
留肉约半寸，皮外饰以花纹，备
用。再以嫩鸡一只，在汽锅中蒸
透，放进西瓜中，合盖，再入蒸

笼回蒸片刻，即可取食。二度看
到西瓜鸡，我的馋虫被彻底勾
起。上网查到西瓜鸡是夏季时
令菜，只在每年六七月供应，如
今能做此菜的苏州餐馆只剩两
三家。

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
今日。眼见日历就处在六月，周

末就开车去了苏州。选了观前
街的得月楼，这是一家百年老
字号。餐馆装修老派，店内循环
放映着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片
《小小得月楼》。当年，《小小得
月楼》便在这里取景，讲述的也
是发生在得月楼里的故事。菜
单上有一款“得月童鸡”，即是
我心心念念想吃的西瓜鸡。

等待的过程又欣喜又着
急。西瓜鸡端上桌，我就忍俊不
禁，哈哈笑了。足球那般大的绿
皮大瓜，“坐”在一只带花边的
透明盘子中，身上雕刻着三个
硕大的字：西瓜鸡，气势威武彪
悍。掀起盖子，却是一副可可爱
爱的小清新模样。西瓜瓤被挖
成了小球状，童子鸡被切成了
小块，汤里还放了笋干、火腿等
配料。喝一口鸡汤，带有一点西
瓜的甜味，口感奇妙，谁说水果

只能做
甜 品 ？
有创意的混搭，带来不一般的
味觉享受。细看西瓜鸡，最显工
艺的是雕刻部分。瓜瓤挖得均
匀，瓜皮花纹、瓜盖切开的波浪
形，亦及“西瓜鸡”三个字的雕
刻，都足见功夫。只不知方老太
太给儿子鸿渐准备的接风宴上
的西瓜鸡，是否也细细雕出了
花纹？无论如何，西瓜鸡是一道
繁琐用心的菜，母亲对儿子的
深爱由此可窥一斑。

此趟同去姑苏吃西瓜鸡的
还有我的两位家人。家人们笑
话我一只鸡吃得太激情盎然。
我回灌了他们一句“鸡汤”：“大
厨用心来烹饪，食客就该用心
来品味。西瓜鸡，绝不是狼吞虎
咽的果腹之菜，而是一道可以
静静体味‘从前慢’的风雅菜。”

永远跟党走
容 子

    1942年，父亲 16岁就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1946年秋，国民党正规军和“还
乡团”对父亲的家乡紫石县（现南通海安
县）发动了疯狂进攻，占领全县所有城镇
构筑据点，对解放区进行拉网式的“清
剿”。阴历腊月下旬的一天夜里，县独立
团驻地突然遭到敌人袭击。这次作战部
队伤亡惨重。第二天早上天亮时，县委组
织部谢浩荣部长紧急
召集地方人员宣布：
“为了摆脱敌人合击
围剿，便于部队机动
灵活作战，县委决定
精简人员，凡我宣布的同志必须立即离
开驻地，分散隐蔽，自找生路。”我父亲时
任县委组织部的干事兼县委、县府机关
党支部书记（县组织部只有部长和他二
人），也是宣布疏散的人员之一。大家感
到愕然，但都没有二话，立即执行决定。
父亲那时年轻，但成熟清醒，立即回

到部里取了“党员组织介绍信”放在身上
（作为日后凭证），然后匆忙离开。父亲碰
到几位熟悉的同志，和他们聚集在一起，
找到一条船，在和县独立团驻地不远的
地方，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度过了几
天。最后其他人都走了，曲（塘）南区张康
飞区长在偷越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抓
去枪杀了……只有我父亲坚持等待“北
撤”机会（指难以坚持原地
斗争的南线干部由县团择
机护送到台北县后方去），
他坚定地、悄悄地在县委
机关和县独立团后面，远
远地跟着。
父亲饥寒交迫，有时

向老乡讨些吃的，有时在
水潭里摸点鱼虾充饥。这
是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候，
但他不顾一切地跟着党。
父亲认为只有跟着党才有
出路。家乡是不能回去的，
一旦被抓到，必死无疑，还
会连累父母。事实上，他的
判断是正确的，我爷爷幸
而逃离，“还乡团”抓走了
奶奶拷问我父亲的下落。
小脚奶奶妇道人家，无以
招供，躲过一劫。
除夕那天（1947年 1

月 21日），父亲从掉队的
人那里打听到当晚将有一

批“北撤”人员被送走的消息，立刻穷追
猛赶，终于找到负责“北撤”的同志，加入
了“北撤”行列。当晚深夜，县独立团派出
警戒部队，抬着小木船，向海（安）台（东）
敌人封锁线走去。到了预定地点，部队分
左右两侧派出警戒，小船将“北撤”人员
送过河。上了岸，走过公路，各自向东北
方向狂奔。天亮了，父亲碰上县独立团的

文化干事程华山与其
结伴而行。他们沿着
黄海之滨草滩，经过
一天一夜的路程，到
达台北县目的地。父

亲找到地委驻地，向组织部递交了党员
组织介绍信，说明情况。接待他的同志被
他的经历感动，宽慰他说：“过春节了，休
息两天，再分配工作。”
父亲重新找到党组织，内心无比高

兴和激动。那些走散的同伴，不是被国民
党反动派抓到杀害，就是为了逃生脱党
了。而他，在坚定的信仰和信念支撑下，
实现了跟党走、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
1947年 3月，党组织要求父亲带头参军
入伍，父亲二话不说，到栟北区游击连担
任政治指导员，后转入野战军。从此，跟
党随军北战南征，出生入死。终于，1949
年 10月 1日，在福建的海岛阵地上迎来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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